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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天籁，惊扰夜的寂寥
枝头，万花缤纷
上弦月趿着银色尾音
一阵风过，蝴蝶的翅翼翕动
花瓣，唏嘘不已

脚

忙碌的双脚，喊痛夜幕
热水已化不开脚板上的死茧
呻吟在不断添补它的浓度

昼与夜交替，隐去行踪的足迹

思维的种子浸泡在欲望的水池里
一生奔波，脚的重心仍未偏离
生儿育女与人间烟火

临街的夜

临街的夜，已静不下来
月光踟蹰在窗玻璃上
失眠的路灯，令苍白的墙体发慌
有那么一瞬，行道树的侧影
倒在街道的石板上，不知
调和了多少星星的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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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边夏日
□古德英（广东）

最早叫醒池塘的，并不是吻破水面的
鱼儿，也不是塘边青枝间鸣啭的鸟雀，而
是从村东山冈上升起来的一幕橘红曙
光。在恢宏的晨光映衬下，微风轻雾里，
塘面的涟漪红唇，浅笑般一道道闪开，菖
蒲蒿草的叶剑悠悠颤动，仿佛时间的琴
弦被拨动了一下。

池塘置于村南，五六亩许，深邃而悠
远，年年岁岁滋养着村庄。

村宅坐北朝南，都上了年纪，门窗却
是常年开着的，一任自然的天籁声、孩子
的打闹声、货郎的叫卖声，毫无遮拦地飘
进屋里。

日头一点一点地往上挪。塘北岸一
长溜葱茏翠绿的树木临水而立，尺长的
枝 丫 千 万 条 ，把 阳 光 切 成 了 细 碎 的 阴
影。树木之间有一块块宽阔的空地，高
高瘦瘦的四婆见缝插针地种点冬瓜、丝
瓜和豆角。它们根扎于塘岸的土里，袅
袅婷婷的藤蔓，则攀爬在一个向塘面凌
空延伸的竹棚上。静谧的夏日里，瓜叶
如裙裾显摆，颜值爆棚的瓜花吹着小喇
叭眺望天空。

一条窄窄浅浅的溪流，自北向南银蛇
般穿过村庄，注入池塘。入口被冲刷出
一块约十平方米的扇形沙地，成了稚童
天然的游乐场。花面猫利旺挖沙成渠，
搞“引水工程”；羊角辫田美拿来家里的
饭铲，这边铲一下，那边挖一下，好不自
在；红肚兜洁兰拿捏各种玩具：沙盘子、
沙南瓜、沙青蛙、沙燕子……这些光着的
幼嫩脚丫，踩在粉末状的沙子上，留下天
真而紊乱的印痕。

沙是湿的，比空气凉，触摸沙，孩子身
心愉悦。满头银发的六婆坐在一边看着
这帮小屁孩，不时对着他们笑。她的皱
纹 很 深 ，隐 匿 着 一 种 沧 桑 而 欣 慰 的 内
涵。稍远处，穿大裤头的六公坐在青筋
鼓 凸 的 老 苦 楝 树 根 上 ，用 竹 条 编 织 箩
筐。薄薄的竹片在手指间熟稔地抽拔、
穿插、捏压，耀眼的阳光透过树叶之间的
缝隙落在他的背上，斑驳的光影并不能
打扰他的专心致志。那时，生活是节俭
的，许多物件都需要自给自足。

临近中午，“咚咚咚”“卖糖疙瘩啰
——”塘西的晒谷场传来货郎的拨浪鼓声
及叫卖的吆喝声。货郎挑一对大竹箩进
村了，竹箩里有针线、蒲草扇等大大小小
的日用品，有麦芽糖、甜橄榄等零食，还
有 玻 璃 球 、小 人 书 等 小 孩 渴 求 的 玩 意
儿。孩子们立刻脚底抹油般飞奔回家，
找出收藏的牙膏皮、鸡胗皮、鸭毛、烂拖
鞋，一股脑儿去兑换自己想要的东西。

也有走村串户卖凉粉的，在塘边那棵
古老的柳树下，卖主放下浸润着岁月包
浆的担子，边歇息边吆喝着。锅盖头光
仔 的 爷 爷 很 宠 溺 他 ，每 次 都 给 他 买 凉
粉。青花瓷盘里，白白的凉粉切成一条
条，浇上红油，撒上葱花、蒜末、芝麻粒，
内容变得斑斓起来。光仔呼噜噜地嗦
粉，勾得旁观孩子的馋虫按捺不住。

绿树阴浓夏日长。午后，日头委实毒

辣，照得大地白茫茫的一片，几朵白云停
在天空一隅，一动不动。

动物被炎热折磨得困倦乏力。樟树
树荫下，谁家的老黄狗，卧在一边，恹恹
的，舌头上落了一只飞虫，痒得很，却也
懒得去轰一轰；小牛依偎着母牛静卧，牛
尾巴甩成了弧形，嘴巴一合一合地反刍；
几只公鸡单脚撑地，歪着脑袋，这便是

“呆若木鸡”。
临水的瓜棚上，黄色的瓜花蔫了，碧

绿的叶子耷拉着，嬉闹的蝴蝶不再嬉闹，
静静栖在瓜叶尖上。有花瓣“吧嗒”一声
落在塘水里，依然是完整的一朵，引来好
奇的鱼儿探出头来，咬一口又马上缩回
去。几只水鸭躲进瓜棚底下的水面，东
张西望，好像在偷听瓜的自语。

塘东岸是一排竹林，竹的轮廓，上午
倒映在塘水中，下午倒映在塘岸。下午
的竹影下，众多孩童在玩耍。闷葫芦亚
华独自撅着屁股趴在地上玩弹珠，脖子
上晃荡的钥匙，不时撞到弹珠，发出轻微
的脆响。光头佬三木躺在地上翻小人
书，蝉撕破了喉咙，腔调却单调乏味，三
木听着听着就困了，小人书落到地上。
瘦猴六和大眼梅将两根竹竿接在一起，
把黏胶轻轻地粘在竹竿头，缓缓地上举，
他们使劲地仰着脖子，对准知了的翅膀
粘。肥仔水杰弯着腰、折着身，抡圆胳
臂，用小瓦片在水面“打水漂”。几捆栖
过鸟翅、缀过虫鸣的黄麻静静地浮在塘
里，双胞胎少昌和少红跳上去，以黄麻为
筏，用竹篙一下一下地撑着。

家家户户的炊烟升起来了。谁家的
爹娘在喊儿子吃晚饭？

傍晚，夕阳施施然走到了西边的山坳
口，五分之四的塘面阴了下来。蜻蜓悄
无声息，一只，两只，数不清的薄翅停滞
在 池 塘 上 空 。 蝉 也 许 疲 倦 了 ，敛 了 声
气。游得疲倦的鸭子，站在岸边的石头
上，伸展着腰肢，啄理着自己的羽毛，“嘎
嘎”说着谁也听不懂的鸭语。结束一天
劳作的水牛终于从轭上卸下来，在塘水
里滚来滚去。生猛的大鱼跃出水面，欲
将夕阳擒住。黑瘦的广福在竹林那边鬼
鬼祟祟，借着暮色把钓竿偷偷抛进池塘。

倏忽间，夕阳收敛了最后一抹余晖，
大地接受了黑暗的降临。

入夜，月光下的池塘，有一种梦幻之
美，旷逸而朦胧。有用坏的竹箩浮在池
塘里，奀叔达胜将它慢慢提起，箩里尽是
活蹦乱跳的红的青的黑的小鱼。牛乳似
的月色从密密的树叶间倾泻下来，被筛
落满地，斑斑点点，像一片片小小的圆
镜，亮晶晶的，话痨亚萍试探着把左脚伸
进斑点里，小圆镜便调皮地跳上了她的
脚面。忽然，一声蛙鸣从池塘边响起，打
破了寂静的夜空。起初只是“呱、呱、呱
……”几声脆生生的领唱，不一会，蛙声
齐鸣，或高或低，铺天盖地。紧跟着，墙
根里的蛐蛐及其他昆虫应和起来，各种
声音汇成一曲动人的交响乐。

吃过晚饭，锅碗刷洗干净了，猪牛也

赶入栏了，人们照例聚集在池塘北边的
空地乘凉。这里的暑气被池塘的水汽稀
释，相较其他地方凉爽些。穿着黑色斜
襟衫的大婆，在空地上燃起一捆驱蚊草，
空气中即刻弥漫开一阵阵木叶清香。偶
尔俏皮的凉风自塘面翩然而来，掀动了
人们额前的头发。撂下饭碗的孩子，三
三两两结伴，在稻禾垛里玩捉迷藏、“蹦
高高”或扑萤火虫……物质的匮乏阻挡不
了孩子精神上的充盈。

这边，二叔在擦拭犁耙，二婶坐在矮
凳上，用簸箕端着绿豆，就着月色挑挑拣
拣。年轻的幺婶换上了干净轻薄的衣
裙 ，给 光 着 身 子 站 在 木 盆 里 的 儿 子 洗
澡。身体硬朗的奶奶铺开两张篾席，摆
了几张简易的矮木凳，穿着旧青布衣衫
的爷爷坐在矮木凳上，提着水烟筒一明
一灭地吸烟。

二爷、三爷趿着木屐过来串门了。他
们坐在小木凳上，围成半圆形，边吸烟，
边用土得掉渣的老家话拉着呱，不时开
心一笑。水烟筒在他们之间流转，空气
里弥漫着烟草味。他们的表情是松弛与
坦然的，似乎生活的苦难与不顺，从不曾
与他们沾边。

四岁的爱哭鬼金美先蹦到爷爷的腿
上，揪他的山羊胡；再跳到奶奶的背上，
摇奶奶的脖子；最后躺在母亲的身上，享
受母亲的蒲扇风。母亲盘腿坐在篾席
上，轻拍闺女，有一句没一句地讲述牛郎
织女的故事。母亲身上有月色的温柔，
月色也有母亲的和气。母亲恍如一柄出
嫁的蒲扇，已退去青葱，融入烟熏火燎
中。金美睡眼惺忪地看着瓜棚上的星星
与月亮眉目传情，迷迷糊糊地闻着母亲
绵软的气息，在扇风中很快进入梦乡。

池塘缔造村庄的悠闲与柔情。我从
懂事起，从未听说家乡池塘有过溺人事
件，始终认为那不是巧合，而是村民的善
良天性和池塘的悲悯情怀相互感应。池
塘和乡村，彼此成为一种护佑的默契。
夏送冬迎，寒来暑往，村口的池塘长了一
岁又一岁。今日，它依然具备池塘的一
切基本要素：雀鸟的啼叫，金蝉的高歌，
青蛙的和鸣，鱼，田螺，泥鳅，鸭子，蒿草
和竹……可怎么也找不到当年那些人气
和氛围了。


